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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笑道：
「姑娘假如與黃姑娘談過話，就知道在

下對她如此並不能算為猥瑣，因為她十足是
個天真未脫的小孩子，她視我如兄長，我也
當她是個小妹妹，姑娘可能看到她以水中用
水潑我的情形，一個懂事的女孩子，怎會做
出那等幼稚的行動……」

那女子呆了一果才低聲道：
「可是你打的是我，我可不是小孩子，

也沒有對你做出幼稚的行動！」
金蒲孤連忙道： 「我沒有想到姑娘會上

船來的……」
那女子道：
「我是見到那個姓黃的女子，水性很

好，武功根底也不差，才跟她開個玩笑，一
面叫我弟弟在水中將她引開，一面想上來問
問，誰知你……」

金蒲孤紅著臉道；
「在下自悔孟浪，可是在下並非有意如

此，我心中祇當是黃姑娘……」
那女子道： 「就這樣算了？」
金蒲孤道： 「姑娘還要我怎麼樣呢？」
那女子頓了一頓，忽然又問道： 「你現

在落腳何處，到杭州來做什麼？」
金蒲孤道： 「在下來此遊歷，在四海鏢

局落腳！」
那女子一皺眉頭道；

「四海鏢局，那種下流地方我父親是不
肯去的，祇有麻煩你到我家裡去了！」

金蒲孤連忙道： 「令尊是那一位高人！
在下當去拜訪！」

那女子忽地一笑道；
「你去向四海鏢局的人就知道了，還

有，那個姓黃的姑娘到現在還沒有回來。一
定是被我弟弟邀請回家玩去了。」

金蒲孤微異道：
「不可能吧！黃姑娘一身水淋淋的，怎

能到府上作客，而且她一定會來告訴我一
聲！」

那女子微笑道：
「我弟弟要想請一個人回家時，大概很

少有人能拒絕，而且我就是準備來通知你的
……」

全蒲孤一驚道： 「姑娘是說黃姑娘被令
弟……」

那女子笑笑道： 「我弟弟一定會開口邀
請，假如那位黃姑娘不答應，他可能會動手
強邀，反正人在我家是絕對錯不了的，你要
再見到黃姑娘，非得上我家去不可，我先回
去向父親知會一聲以便接待，再見了！」

說著走到船頭，準備跳下去。
金蒲孤還待動問，那女子忽又回頭一笑

道：
「你來的時候，最好帶著你的弓箭，我

父親說你的神射無雙，很想見識一下，難道
你到此地來了，他一定會請教一番的！」

說完一頭栽向湖心，入水的姿勢異常巧
妙，連水花都不濺起半點，即從水面上消失
了！

金蒲孤怔了半天，才自己划動雙漿，將
船靠了岸，一個人匆匆地趕回四海鏢局去，
進門之後一問夥計，才知道方心勝出門去
了，他祇好又去找李青霞，她正與呂子奇兩
人在室中密談，見到他之後。

李青霞首先起立含笑道： 「金大俠這麼
早就回來了，玩得還愉快嗎？黃姑娘呢？」

金蒲孤莊重地道： 「李總鏢頭，這杭城
還有什麼武林高手？」

李青霞愕然道： 「沒有呀！大俠遇見誰
了，是不是劉素客派來的？」

金蒲孤搖頭道： 「這家人與劉素客無
關，而且是世居杭城，總鏢頭應該知道的！
」

李青霞一怔道：
「大俠可能是遇上了錢塘王了，不過今

天並不是錢塘出巡的日子……」。
金蒲孤詫道： 「錢塘王是誰？」
李青霞低聲道： 「這個，……大俠不要

問，大俠究竟是碰上誰了？」
金蒲孤乃將今天在湖上的經過說了一

遍，祇是隱略起他們上靈隱寺的訪問浮雲上
人的一節！

李青霞變色道：
「一點也不錯，大俠遇到的正是玄衣龍

女，黃姑娘也一定被善才尤童誑去了！他們
都是錢塘王的子女，真巧極了，怎會碰上他
們呢？」 （一三六）

「對不起，我並非特別想提起這話題，但是
一旦說出口。中途停下來又感到很不舒服，所以
乾脆一口氣說完算了。典子出生的時候，正好碰
到那件驚人的血案，也就是你父親發狂的事件；
典子的母親因為受驚嚇而早產，聽說那時她已經
懷孕八個月了，通常八個月人的早產兒很不容易
養活，然而嬰兒居然奇跡地活了下來，但是她母
親卻在產後不久即撒手人寰，所以典子她……她
是血案發生那年生的小孩，所以小你兩歲，不過
她的外表看起來，卻像是十九、二十歲的女孩。
她和慎太郎一起從親戚家返回老家，現在靠種幾
塊田過活。」

聽了她的敘述，我的心情又沉重起來。父親
犯的罪行留下這麼大的後遺症，村子裡應該還有
其他像典子這樣的犧牲者。我想到自己這次前來
將會掀起多麼大的風波時，一陣冰冷的恐怖感從
背脊襲向全身，讓我不寒而慄。

濃茶尼姑
我們在岡山轉搭伯備線的火車，行駛了幾個

小時後，到達N站下車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過後
了。原先搭乘的山陽線坐的是二等車廂，所以感
覺很舒服，換乘伯備線時不但沒有二等車廂，車
廂內的人潮還非常擁擠，下車後才覺得鬆了一口
氣。

當我聽到美也子說從火車站到八墓村還要搭
殺二小時的公車，再步行三十分鐘，說實在的，
我差點沒暈倒。

幸好公車的乘客稀少，在公車內，我第一次
與八墓村的村民碰面。

「那不是西屋的少夫人嗎？」
一個男人扯著這地區的人特有的大嗓門，在美也子面前打躬

作揖，年紀大約五十歲左右，臉型和身材都很粗壯。和我去世的
外公體質相似，連服裝都跟我外公很像，這一帶的人恐怕都是這
種類型吧！

「嗨！吉藏先生，你要去哪裡？」
「我有事到N市，剛剛回來。少夫人剛從神戶回來嗎？井川

先生的事，我們聽到都感到很遺憾。」
「怎麼會呢？少了一個生意上的競爭對手，不是更好嗎？」
「這種玩笑不能亂開！」
「記得上回你在牛柵裡為了爭奪養牛戶，還曾經和他大吵過

一架呢！」
後來我才聽說吉藏和我外公一樣都是牛販，八墓村祇有我外

公和這位男子兩人是牛販。山區裡的牛販和農人一樣，都非常講
究義理人情，祇要是對方的客戶，就絕對不會再介人，然而戰敗
後都市的生活秩序大亂，交易規則也不穩定，連這種窮鄉僻壤都
受到影響。

吉藏彷彿被美也子說到病處，瞪大眼睛說道：
「少夫人，請你不要亂說，否則會造成我很大的困擾的。我

已經被警察傳喚過許多次，村裡的人都瞧不起我。爭奪養牛戶的
又不是祇有我一個人而已，如果不是他故意找碴，我也不會火大
和他大吵一頓。」

「好啦！你不用解釋了，又沒有人說你殺了井川先生。不
過 ， 事 件 發 生 之 後 ， 我 們 村 子 還 好 吧 ？ 」

（二十三）

蔣青巖聞言，喜得心花都開了，想道： 「方纔我撞見的，定
是柔玉小姐了，怎麼就有三個！那自觀和尚的詩，頭兩句有些影
響了。且世上除了我蔣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的才品，哪裡
還尋得第四個出來。若明日見了姑父姑母，管教送上門來。」正
說話間，那老翁拱手道： 「老夫從此南去，秀才可望西走，再過
兩個山崗，便是苧蘿山了。」蔣青巖拱手作謝，別了老翁。

此時正是三月十五日，日已西沉，月明如晝。蔣青巖趁著月
光，找到下處，張澄江和顧躍仙見了，忙來接住道： 「青巖兄，
你在何處去了？這一日小弟二人差人四處尋覓，恐怕這山中有虎
狼，十分耽心。」蔣青巖笑盈盈道： 「虎狼到沒有，卻有蟬娟。
」張、顧二人聞言笑道： 「青巖兄欺我，如此深山，那得有甚婢
娟？」蔣青巖道： 「兩兄曾聞西子、王嬙，生在哪個城市中的？
且待小弟坐定了，想像一想像，再述與兩兄知道便了。」張澄
江、顧躍仙都道蔣青巖與他取笑，不料蔣青巖坐在一邊，將眼睛
閉了一回，又開了一回。那伴雲捧過晚飯來，他也不吃，口中自
言自語道： 「好一群蝶兒呀，好一灣桃花流水也，敢是天台麼！
這座橋兒好生幫襯，你看丹樓畫閣，繡幕珠簾，敢是金屋瑤台
麼！呀！仙女來也。怎麼生得這般嬌媚？莫不是杜蘭香、董雙
成！我蔣青巖的魂靈兒飛到焰摩天去了。」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
看了大驚，祇疑蔣青巖在山中遇了鬼魅，害了瘋狂。二人忙走上
前，向蔣青巖道： 「青巖兄，你平日極老成的，怎麼今日做出這
樣舉止來，敢是遇了甚麼妖術客麼？放正經些，去睡吧。」蔣青
巖道： 「兩兄你去坐在一邊，待我想像完了，與兩兄細講，祇怕
兩兄聽見，比我還要想得狠哩。」張、顧二人聽得蔣青巖的語言
清醒，料是有些緣故，祇索走過一邊，看他做作。

蔣青巖立起身來，抖抖衣服，深深一揖道： 「小姐拜揖！」
又一揖道： 「小娘子見禮！好難題目，竟得遇了我蔣青巖是個不
怕難題的，若是別人，怎生是了。」說罷，將自己做的放蝶詩吟
了一遍，道： 「承讚了。」隨後又將那華小姐的團扇詩，朗吟一
遍，道： 「仙才，仙才，我不如也。你看那小姐在扇兒底下，覷
著小生哩，好一雙俊眼，小生怎生消受得起。」又忽然將手中的
一條汗巾幾，連打幾下，道： 「你這孽障，我祇道是人，原來是
你，將我嚇了這一驚。呀！怎生將門兒緊緊閉上了，呀！老夫人
來也。你看這兩鉤鉤腳印兒，香氣襲人，便值一萬兩黃金。」

（十一）

「當然有，已經有客人在位子上等著了，
我帶你過去。」

「麻煩你了。」
不知為何地，她覺得領班的話有點怪

怪的，今天吃飯的人不就是她跟爸，還有
阿姨而已嗎？

等走近位子時，歐嘉芝看到一張好久
不見的俊美臉龐。

「嘉芝！」對方站了起來，早她一步
出聲喊了她的名字。

「漢生！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愣了一下之後，歐嘉芝認出了對方，

於是開心地給他一個熱情的擁抱。
「我好想你喔！」

陳漢生是她在英國留學時的同學，那
個時候班上就祇有他們兩個臺灣人，感情
當然就特別好了。

幾年不見，漢生俊美的臉更添成熟
了。

「寶貝，我也想你。」
寶貝一向是他對她的暱稱，多年不

變，抱著她的雙臂，縮緊之後又慢慢放
鬆。

「我是不介意再繼續抱著你，祇是，
如果我們再繼續這樣擁抱下去，可能別桌
的客人都無心吃飯了。」其他人可能早已
經認定他們這對熱情擁抱的俊男美女，是
久別重逢的情侶吧。

「哼，管他們的！」果然是歐嘉芝一
貫的回答，他很懷念。

「可是我餓了，餓得可以吃下一頭牛
了。」

「呃，那好吧，放過你。」歐嘉芝咧
嘴笑開。

兩個人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坐好，喚了
waiter過來點餐。

「對了，你現在米蘭的設計工作不是
應該正忙，怎麼有時間回來？」依慣例，
各家設計師會在年底展出成果，現在離年
底祇剩幾個月而已。

「咦？你阿姨沒告訴你我們在米蘭遇
見的事嗎？我還特別請她轉告你，我會在
近期內回臺灣一趟。」陳漢生露出詫異的

表情。
「噢！難怪阿姨約

我吃飯，還約得這麼神
神秘秘的，原來她是想
把你這個 big Surprise 送
給我。」

呵呵，阿姨不知道漢
生的性向，以為可以來
場相親。

「這次回來，打算
待多久？」歐嘉芝拿起
了 水 杯 ， 剛 才 太 興 奮
了，現在喉嚨有點乾。

「寶貝！」
她才喝了一口水，

漢生就突然用肉麻兮兮
的語調喊她，害她差點
沒氣質的把水噴出來。

「喂，陳漢生，你
這種肉麻兮兮的語調，
拿回去米蘭對付你們家
的 Kevin 就好了，我現
在不吃這一套了。」Kevin是漢生的 「男
朋友」。

從以前到現在，合作過無數次的他
們，對彼此都非常瞭解，祇要漢生突然用
這種語調叫她，就一定是有所求。

「寶貝！別這樣，我要你幫的事，你
一定會很有興趣的。」祇有在好朋友的面
前，陳漢生才會肆無忌憚地表現出女性化
的一面。

「好啦好啦，看在咱們這麼久沒見，
而且又是超級好朋友的份上，你的忙我可
以幫就一定幫，OK？」

「愛死你了！」
「好了，愛歸愛，還是快進入正題

吧。」她故意眨眨眼、皺皺鼻，也祇有在
漢生面前她才會裝可愛。

「我打算在新作品上加上婚紗的設
計，可是你知道，我這一方面的設計一向
比較弱，所以我希望你到米蘭來幫我。
」 （四十五）

一小時之後，他們才找到了貯藏食物的地
窖。打開地窖的門，看到的，全是方整整，一尺
見方的白蠟，搬出一塊來，打破了蠟封，裡面是
油市包札，解開油布，就聞到了肉香，竟然是保
存得極好的肉乾。

不多久，他們更發現這食物庫中，各種果乾
之多，叫人歎為觀止。有一隻大壇，拍開之後，
全是清油，至少有上千斤，還有幾列小壇，拍開
封泥，酒香四溢，齊白捧起來就喝了一大口，香
醇無比，竟不知是什麼酒。

這時候，齊白手舞足蹈，胡言亂語，高興得
忘乎所以。

「建文帝」以帝皇之尊，自然不會下廚烹
任，於是煮食的責任便落在齊白的身上。他到
「御廚房」去一看，更是大樂，所有器具，一應

俱全，幾把菜刀，也不知是什麼精銅鑄成的，非
但不生銹，而且鋒利無比。

齊白索性賣弄，又在宅內外打了一個轉，發
現一片竹林之中，可掘嫩筍，幾片空地之內夾雜
著不少野菜，甚至有禽鳥來往，扯來若要在此久
居，大可飼養牲畜，以供食用，儼然是一個小型
的世外桃源。

他就這樣，和 「建文帝」在那古宅之中，共
度了三天，他幾乎沒有離去的念頭， 「建文帝」
也由於忽然有了一個說話的對象，而顯得十分興
奮。齊白聽他談當年的種種事情，如何廢週王、
齊王、代王等等，如何燕王南下奔喪，如何明太
祖對付功臣，這些，全是史有明文，齊白也都知
道的。

但是宮中的生活細節，太祖高皇帝動輒生
氣，尤其在太子死後，雖然還有許多兒子，但總
是鬱鬱不樂，終於決定將帝位傳給皇孫等等情
形，連稗史雜記，也沒有記載， 「建文帝」卻娓
娓道來，直如親歷，說到慷慨處，激動無比，說
到傷心處，痛哭涕零，那使得齊白更進一步相
信，他的確就是中國歷史上那個著名的、下落不
明、行蹤如謎的建文帝。

齊白又問他逃亡的情形， 「建文帝」更是恨
聲不絕： 「太祖知道我那些叔叔，個個圖謀大
位，而我又年輕勢孤，所以預先在宮中築了地
道，太祖真知灼見，確然非同凡響。」

齊白在這時候，頂了一句： 「不見得，他如
果真是那麼有先見之明，就不該立你做皇帝，你
大可享受富貴榮華，也用不著從地道中逃亡。
」

「建文帝」聽了勃然大怒，拍著桌子罵：
「你說這種話，就該凌遲，滅九族。」

齊白本來想開他一個玩笑，說一句 「滅十族
又如何」的，但後來一想，眼前這個 「老鬼」一
定開不起這個玩笑，所以這句話在喉嚨裡打了一
個轉，終於沒有說出來。

聽到這裡，白素微笑，我則忍不住哈哈大
笑： 「還好你沒有說出這句話來，不然，祇怕要
上演一部 『古宅喋血記』，人鬼大戰，不知誰勝
誰負。」

齊白苦笑： 「若是我輸了，自然我會變鬼，
不 知 道 鬼 若 被 我 打 死 了 ， 變 成 什 麼 ？ 」

（六十一）


